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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看“好看的笑脸”，她1985年来到上海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1985年 3 月 30 日， 洋子
一个人来到了上海，凭借刚刚
学会的三句中文———“你好”、
“谢谢”、“再见”———以及有限

的英文 ，开始了她的 “上海奇
遇记”。

没想到这次旅行，改变了
她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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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西路看到“静安浴室”的招牌，洋子很好奇，不知道跟日本的浴室有哪些不同。

17岁，一个人到中国旅行

一切缘起于日本歌手佐田雅志投资拍摄
的一部纪录片。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一部名叫《话说长

江》的大型电视纪录片风靡全国，在央视创
下 40%的收视纪录。
而在日本，当时读初二的燕洋子也看了

这部片子。确切地说，是这部纪录片的日本版
《长江》。

原来，这部纪录片由中日两国合作拍摄，
在两地放映的是双方基于同一拍摄素材剪辑
的不同版本。而拍摄资金大部分是由佐田雅
志和父亲共同经营的佐田企划社出资提供
的。
作为佐田雅志的小粉丝，中国从此在洋

子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等到读高中的时候，NHK电视台播放了

有关中国的节目，更是让洋子萌发了去中国
的愿望。

“我在电视里看到中国的农民，他们的
笑脸很好看，真的很喜欢！”洋子用中文回忆
说，“我们日本是个岛国，有时候人际关系当
中有比较麻烦的地方。我看了电视，觉得大陆
的人心好大，就像大陆一样宽广。所以我很想
去中国看到他们的笑脸。”
那时，洋子只有 17 岁，从来没有在日本

国内独自旅行过。第一次一个人旅行，就要去
陌生的中国，母亲对此很担心。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的繁荣期，

人们更喜欢去欧美的发达国家旅行。“我在
大阪的私立女子学校念书，同学们家里都比
较富有。她们戴的手表、用的钱包都是 LV、
Chanel 之类的欧洲名牌。”洋子说。
然而，父亲却很支持女儿大胆的想法。

“他跟我说，美国啊英国啊，日本人都去看过
了。但是现在，洋子你一定要去看看德国、韩
国、中国，这些国家好的地方你一定要学
习。”
于是，洋子拿出每年积攒下来的压岁钱，

再加上爸爸的资助，把中国之行提上了日程。
洋子摊开地图，发现从自己的家乡大阪

出发，飞去上海的话最方便。为了趁学校放春
假出行，回程时经济舱满仓，她只好买下日本
航空的头等舱机票。
洋子的往返机票一共花了 15万日元。根

据当时的汇率，相当于 1500 元人民币，这差
不多是上海人那一年的平均工资。

听到最多的上海话是“么”

1985 年 3月 30 日，洋子一个人来到了
上海，凭借刚刚学会的三句中文———“你
好”、“谢谢”、“再见”———以及有限的英
文，开始了她的“上海奇遇记”。

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她参观了玉佛寺
和豫园，在上海动物园看了大熊猫，逛了虹口
的鲁迅公园，又从南京东路一路走到南京西
路……不过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几乎把上海
的涉外宾馆转了个遍。
由于当时外国人来中国的个人旅游还未

开放，洋子从日本的旅游杂志上找到一则广
告，通过旅行社代办了签证。但个人无法从国
外预订宾馆，需要洋子到上海后自己找。
第一天，洋子想从虹桥打一辆出租车去

人民公园，住进对面的国际饭店。因为她在旅
游书上看到，那是上海最高的大楼。
可是那时上海的出租车除了电话预约，

其他的必须进车站由调度员安排。洋子朝着
空载的出租车招手，却看着车子“咻”地一下
从身边开走了，完全摸不着头脑。
幸好在虹桥路、延安西路附近，她遇见了

一位老人，主动用英语问她是否需要帮助。
老人带着她坐上公交车，一直陪她走到

国际饭店。
洋子在国际饭店住了一个晚上，可是第

二天满房了。跑去和平饭店和上海大厦，也都
客满。
好在洋子碰到了一位喜欢日本流行音乐

的出租车司机，两人听着日本流行歌曲，把车
开到静安宾馆、达华宾馆一家家问过去。
最后，司机想起有个朋友在新开的龙柏

宾馆工作，在那里为洋子解决了一晚住宿。
第三天，洋子遇到了一位在贸易公司工

作的日本人，终于为她在瑞金宾馆太原别墅
订到了余下几天的房间。
因为处处满房，洋子听到最多的一句上

海话就是“么”（没有）。这句话，后来她自己
也用上了。
“我很想吃包子。一边排队，一边在操练

说‘一个’。“她笑着回忆说。
“没想到轮到我后，店员指指粮票，问我

有没有。我只好说‘么’，没吃到包子。”

“我们也要日本女孩做儿媳妇”

在上海旅行期间，洋子很少能够在大街
上遇到小朋友。这让喜欢孩子的她感到很奇
怪：日本小朋友白天都在外面玩。上海的小朋
友都到哪里去了呢？
很多年以后，她的两个孩子先后在上海

念书，她才明白过来：上海的小朋友都在家里
做作业呢。
在来上海以前，洋子的梦想是大学毕业

以后做一名幼儿园老师。没想到 1985年的那
次旅行，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那时我接触到的上海人很热情。他们

看得出来我不是中国人，在我遇到困难的时
候都热心帮助我。我很感谢他们，心想我一定
要再来。”
进入大学后，洋子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攒

钱，从 1987 年到 1989 年，每年都来上海旅
行一次。在最后的那次旅行中，她遇到了现在
的丈夫。
“他那时是上海外国语学院 （现上海外

国语大学）夜大的学生。因为对毕业分配的工
作不满意，所以晚上学习日语，想要今后去日
本发展。”
两人交往的时候，为了帮洋子节省旅费，

男朋友邀请她来上海时住他家。
男朋友家住在武昌路、吴淞路上，房子确

实够住，但是出乎洋子意料的是，弄堂房子没
有独立卫生间。
因为不好意思让男朋友的家人倒马桶，

每天早晨起床后，洋子就跑去三角地菜场上

厕所。
菜场里的公共厕所是一个个坑位，相邻的

坑位之间隔档很低，站起身就可以看到别人。
买菜的阿姨妈妈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了，

篮子挂在隔档上，一边上厕所一边托着腮互相
聊天。
不知怎地，阿姨们看出洋子不是本地人。

“我一进来，她们就用上海话说：‘日本人来
了。日本人来了。’大家都看着我，我好害羞。”
洋子笑着说，那句上海话学得很标准。
有时，她也会特意翻过一座桥，长途跋涉

去和平饭店上厕所。“因为我知道和平饭店大
堂的洗手间在哪里。工作人员看到我每天同
样的时间过来会说：那个上厕所的女孩又来
了！”洋子说。
1989年的 11 月底，洋子结婚了，弄堂里

的邻居都跑来看热闹。“好多我不认识的阿姨
过来跟我说：我们也要日本女孩做儿媳妇，给
我家儿子也介绍一个，要像栗原小卷、山口百
惠一样的。”
说起这些的时候，洋子带着大阪人的风趣

幽默，自己忍不住哈哈大笑。
在洋子看来，上海阿姨和大阪阿姨在性格

方面还有几分相像。“以前大阪阿姨包里都带
着糖果，不认识的人也会给。看到别人遇到困
难，会马上帮助他们，跟上海阿姨一样热心。”
洋子发现，一些上海阿姨钟爱刘海高耸张

扬的发型。她说：“在发型、穿着方面，大阪阿
姨也很特别。”

希望好看的笑脸不会消失

2002 年，洋子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回到
上海定居。有时坐出租车，司机会跟她开玩笑
说：你是新上海人。

那么多年过去了，和她第一次来旅行时相
比，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只要一有空，洋子还是喜欢带上相机
出门，边走边拍。
前些天，她从位于浦东大道、源深路的家

出发，沿着滨江一路走，经过老船厂 1862、八
万吨仓筒、德普滨江，“一下午拍了 420 张照
片”。
当然，对于洋子来说，在上海最有感情的

还是虹口。“因为住过一段时间。而且我先生
毕业的学校附近，以前被称作‘小东京’，对我
们中日夫妻来说很有意义。”
虽然洋子 80 年代末住过的弄堂已经在

拓宽吴淞路时拆迁了，但是“每年我们都会开
车带公公回虹口转一转，一家人一起去”。
当年，年轻的洋子怀揣着想要看到“好看

的笑脸”的愿望来到中国。这样的笑脸，她在
上海看到了。
如今，她也希望这样的笑脸不会消失。
“从我 1985 年第一次来上海到现在，上

海的变化太大了。好多地方的房子拆掉了，建
了商业性的广场。”
“老房子年代久了，住起来有危险，拆掉

造新的，当然是好事。但是以后到底造什么，
一定要好好考虑。”
“我觉得石库门、老洋房是上海观光旅游

的特点。如果都造成那些玻璃的四角形的高
楼，很可惜。每家商场里都是一样的高档牌子，
对于那些头发吹得很高的阿姨们来说，买东西
啊、玩啊的地方少了。”
“以前看到阿姨们晚上跳广场舞，好开心

的样子。这样的好开心的文化不能丢。”

（本版图片均由燕洋子女士拍摄， 版权归
其所有）

80年代中期的虹桥路有大片农田，不过路人身后一辆日本皇冠车驶过，让洋子感到很亲切。

1987-1989 年期间，洋子又多次来到中国，这是她 1989 年在中国的留影。

经过一番波折，洋子终于住进国际饭店，当时一晚的房费是 55 元人民币。

静安寺的百乐门在 1985 年的时候是红都影剧院

面向外宾的上海友谊商店，相比其他百货商店“朝南坐”的营业员，这里的营业员态度要好一些。

南京西路上风雷剧场前的一对青年男女，穿的衣服款式一中一西。


